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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现代人在中国的出现与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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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兴起于上世纪 80 年代的现代人起源研究与争论在近 10 年来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或特点，主要体

现在对现代人起源与演化细节过程的关注。这些新的关注点涉及早期现代人的出现与扩散、中更新世晚

期 - 晚更新世早期人类化石特征变异及演化，以及早期现代人出现与演化过程中的健康与生存适应活动

三个方面。围绕这些问题，中国古人类学界开展了相关研究并获得了一些新的发现和认识。本文对近 10

年来早期现代人在中国出现与演化领域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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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吴新智先生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学者联名发表论文
[1]
，依据当时掌握的化石

证据，对东亚和东南亚——太平洋地区古人类演化模式进行了分析论证，列举了支持这一

区域古人类连续进化的化石形态证据，由此创立了现代人起源的“多地区进化说”
[2-6]

。

数十年来，吴新智先生致力于人类起源与演化的教学、研究和科学传播，对古人类学做出

了卓越的贡献。本期发表的论文中展示的若干个中国古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分支领域都是

在他的直接参与和指导下发展起来的。作为他的学生，笔者有幸在先生的指导下学习、工

作已经 27 年。今年是吴新智先生 85 岁华诞，谨以此文表达对先生的敬意与良好的祝愿，

祝先生健康快乐。

1 引言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现代人起源的研究与争论一直占据着国际古人类学研究的

前沿与热点
[1-8]

。在这一过程中，一些新的化石发现，对年代框架的重新厘定，以及对相

关化石的细致研究使得古人类学界对现代人在世界范围内的出现与扩散的过程有了更加深

人的理解和认识。在这些研究进展中，东非新发现的早期现代人化石、新的年代测定数据

以及相关的研究尤其重要。2003 年公布的在埃塞俄比亚北部 Herto 地点发现的 3 件人类头

骨化石已呈现一系列现代人特征，脑量达 1450 mL，超过了现代人的平均范围。
40Ar/39Ar 

同位素测定显示化石的年代为距今 16.0~15.4 万年
[9-10]

。对发现于埃塞俄比亚南部 Omo-
Kibish 地点人类化石年代的重新测定也使得学术界认为 , 早期现代人在非洲的出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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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更早。1967 年发现于 Omo-Kibish 地点的人类化石包括 Omo 1,Omo 2 和 Omo 3 三件

头骨标本。其中 Omo 1 和 Omo 2 来自相同的层位。形态学研究显示，Omo 头骨与现代人

非常接近，被认为属于古老的现代人 (archaic modern human)[11]
。早期的年代测定显示，

Omo 人类化石的年代为 13 万年
[12]
。最近对 Omo-Kibish 地层的重新分析和采用

40Ar/39Ar
方法的年代测定结果显示，Omo 1 和 Omo 2 化石最老至 19.6 万年

[13]
。这两项研究进展

强化了现代人最早起源于非洲的观点。除此之外，在南非的 Klasies River Mouth, Border 
Cave, 东非的 Mumba 以及西亚的 Qafzeh 和 Skhul 等地点也曾发现并报道过距今 10 万年左

右的具有现代人特征的人类化石
[14]
。相比之下，在欧洲和东亚地区发现的具有现代人特

征的人类化石年代大多较晚，超过 5 万前的化石大多不确定或存在争议
[14-16]

。鉴于这些发

现和研究证据，近年古人类学界多数学者倾向于支持最早的现代人出现在非洲，但对于现

代人起源与扩散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呈现一些变化。一些学者认为最早的现代人起源于非

洲，向欧亚扩散并取代当地古老人类的“出自非洲说”，以及强调连续进化的“多地区进

化说”都难以准确解释现代人起源与演化的过程。现代人起源很可能遵循一种吸收或同化

的模式 (assimilation model)[17-20]
。按照这一模式，最早的现代人出现在东非后，迅速扩散

到亚洲西南部和非洲其余地区，最终到高纬度的欧亚地区。在这一过程中，不断与当地古

老人类发生融合或基因交流。这个解释现代人起源的同化模式结合了“出自非洲说”和“多

地区进化说”各自的一些观点。对东亚地区现代人起源，尤其是现代中国人起源，近年的

研究基于化石形态证据，在坚持连续进化的演化主线的同时，还提出现代中国人的形成有

来自其他地区人类基因交流的影响
[3, 5-6]

。早在 1988 年，吴新智对中国与欧洲早期智人头

面部 10 项特征的对比研究发现两地古人类在这些特征的出现率和表现特点方面都具有明

显的差别，因而提出从直立人经早期智人到晚期智人 , 中国的古人类是连续进化的 , 与

欧洲之间有一定程度的隔离。但生活在两个地区的古人类之间的小规模的基因交流仍是很

可能存在的, 并列举了一些形态学的证据支持这种基因交流的可能性，如圆形眼眶形状、

发髻状枕部、梨状孔上外侧膨隆等
[21]
。

在人类化石研究方面，近年古人类学界在现代人起源领域呈现出一些值得注意的趋

势或特点，主要表现在对现代人起源与演化细节过程的关注。1) 早期现代人的出现与扩

散。早期现代人 (early modern human) 是指已经具有现代人基本解剖特征，同时还保留有

部分古老型智人原始特征的古人类。尽管根据形态特征区分早期现代人与古老型智人还缺

乏统一标准，有时甚至还存在争议，但多数学者以在化石上辨识出一些现代人的标志性特

征作为认定早期现代人出现的证据，如骨骼或牙齿的纤细程度、颅容量增大、下颌骨联合

部呈现现代人的“下巴”(chin) 结构等
[9,14]

。近年的相关研究一方面从化石上辨识出现代

人的标志性形态特征确认早期现代人在一个地区的出现。同时，也试图通过早期现代人

的地理分布来探讨早期现代人的扩散规律
[14]
；2) 中更新世晚期 - 晚更新世早期人类化石

特征及演化。以往研究一般将生活在中更新世后期的人类归入古老型智人 (archaic Homo 
sapiens)，而将近 10 万年以来的人类归入解剖学上的现代人。近年的化石发现和研究证据

显示古老型智人和早期现代人在这一时间段在世界不同地区均有出现，提示这一时期人类

化石特征及演化呈现明显的镶嵌或不同步现象。因而近年的研究对大约 20 万年前到 10 万

年前的中更新世晚期和晚更新世早期人类化石呈现的复杂变异或多样性给予日益增多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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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2-23]

；3) 早期现代人出现与演化过程中的健康与生存适应活动。近年的研究显示早期

现代人出现与演化主要发生在中更新世晚期到晚更新世早期，这一时间段也是人类行为模

式和生存适应活动非常复杂多样化的时期。这些生存适应活动往往在化石上留下痕迹，尤

其人类的健康状况、疾病、创伤、暴力行为等记载了早期现代人生存活动的重要信息
[24]
。

东亚地区的古人类化石资源及相关的研究积累在整个现代人起源研究中占有非常重

要的地位。近年来国内古人类学界围绕现代中国人起源开展了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系

列重要进展。本文将在回顾这些研究进展的基础上，重点就早期现代人在中国的出现与演

化相关的问题进行讨论。

2 中国的早期现代人 

到上世纪末，在中国发现了 40 余处更新世晚期人类化石地点，在这些地点发现的人

类化石被归入晚期智人或解剖学上的现代人
[15, 25]

。这些化石大多破碎或为单个牙齿，保

存有比较完整的头骨不多。在年代方面，这些中国更新世晚期人类化石大多缺乏准确的年

代测定数据。个别被认为年代较早（5 万年前）的化石，如柳江、萨拉乌苏等，其化石出

土层位及年代测定数据都存在争议。因此，在本世纪前，在中国是否存在早于 5 万年的更

新世晚期人类化石并不确定
[14]
。由于缺乏准确的年代框架，以往对中国更新世晚期人类

化石的研究难以阐释其形态特征的演化过程。因而多年来，解剖学上现代人在中国最初出

现的时间并不清楚。以往相关研究大多将中国更新世晚期人类化石一并归类为晚期智人或

解剖学上的现代人，而对现代人形态特征在中国古人类的最初出现时间没有予以特别的关

注，没有明确引入早期现代人的概念。甚至有学者认为距今 10~3 万年在中国生存的人类

究竟属于哪个阶段还是个谜
[25]
。

新世纪以来，国内古人类学界在现代中国人起源研究方面对通过准确的年代测定和

形态对比研究确定早期现代人在中国的出现予以了特别的关注。此外，近年开展了对中国

更新世晚期人类化石变异的研究。这些努力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其中田园洞、黄龙洞

和智人洞人类化石的发现和研究最为重要（表 1）。

田园洞  2003 年同号文等在周口店附近的田园洞发现 34 件人类化石以及丰富的动物

化石
[26]
。对伴生的哺乳动物化石和一件人类股骨提取的样品进行的质谱加速器

14C 测定，

人类化石的年代被确定为 42ka~39ka BP，这是首次对中国更新世晚期人类化石进行的准

确年代测定
[27]
。在田园洞发现的人类化石中，包括下颌骨、牙齿、肩胛骨、脊椎骨、肢

骨等，记载了较多的形态信息。研究发现田园洞人类化石已经具有一些现代人类的衍生性

特征，包括发育明显的下颌联合结节及侧窝、下颌联合前部倾角大 (96°)、欠发育的下颌

侧结节。这些下颌特征表现使得田园洞下颌颏部形态等级 (mentum osseum rank) 为 4，与

多数早期现代人接近。 此外，田园洞肩胛骨关节盂宽阔、呈现臀肌粗隆及强烈发育的股

骨脊等，这些都是见于现代人的形态特征。同时，在田园洞人类化石上还辨识出一些常见

于古老型智人或尼安德特人的特征。这些相对原始的特征包括前部牙齿与后部牙齿大小比

例较大、钩状骨和指骨粗壮、胫骨粗壮等
[27-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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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具有准确年代数据的相关古老型智人化石还比较缺乏，田园洞人类化石所提供

信息还不足以论证东亚地区早期现代人出现的系统演化模式。尽管如此，田园洞人类化石

呈现出的形态特征表现提示来自非洲现代人的简单扩散模式不太可能。此外，田园洞化石

和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呈现的进步特征提示可能存在年代更早的早期现代人的基因交流，

就是说在中国可能存在生存年代比田园洞更早的早期现代人
[27-28]

。最近对田园洞人化石

DNA 的分析显示田园洞人可能来自一个是包括现代亚洲和美洲人在内的许多现代人祖先

的人群。但是，这个田园洞人的祖先人群应晚于亚洲与欧洲人分别之后
[29]
。

黄龙洞  2004 年发现的湖北郧西黄龙洞遗址经过 3 次发掘发现了 7 枚人类牙齿化石。

这些人类化石都发现于距洞口 100 余米的同一层洞穴堆积中。在这一层还发现有古人类制

作使用的工具、燃烧痕迹、大量动物化石及其他古人类活动证据。采用铀系法和 ESR 法

对与人类化石同一层位出土的犀牛牙齿进行的年代测定结果分别为 95ka 和 44ka。而对与

人类牙齿相同层位的石笋上提取的两个样品进行的质谱法测得的铀系年代为 103.7ka。据

此，古人类在黄龙洞的生存年代被认为介于距今 103ka~44ka BP 之间
[30]
。最近，对黄龙

洞地层的重新考察，以及对该洞穴次生碳酸盐岩和骨化石样品的铀系测年结果显示人类化

石的年代在 57ka~100ka BP，很可能在 77ka~100ka BP 间
[31]
。

对黄龙洞人类牙齿的研究显示
[32-33]

，黄龙洞牙齿形态特征的总体特点是牙齿结构简

单，常见于更新世中期人类的牙齿形态特征（如门齿舌面结节、指状突、齿带；臼齿咬合

面的附加脊、沟、复杂皱纹等）在黄龙洞牙齿都没有出现。相反，黄龙洞牙齿在这些方面

表现相对较纤细。黄龙洞人类与现代人牙齿形态特征的差别主要在上颌前部牙齿（侧门齿

及犬齿），体现在黄龙洞前部牙齿较为粗壮。这种差别可能代表了黄龙洞牙齿仍保留一些

相对原始的特征；另一方面，也可能与当时人类对前部牙齿使用方式造成的功能适应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黄龙洞上颌中门齿呈现的明显发育的双铲形特征是多见于现代人的特征。黄

龙洞人类牙齿各项尺寸都在现代中国人的变异范围，其中多数数据与现代中国人的平均值

接近。尽管如此，仍有一些黄龙洞牙齿的测量数据及尺寸比例呈现出与更新世晚期人类相

似的特点，主要出现在上颌前部牙齿及下颌第二臼齿。总体上看，多数黄龙洞人类牙齿形

态特征与现代人相似，但在某些方面仍然呈现一些不同于现代人的表现特点。黄龙洞人类

牙齿呈现的铲形门齿、双铲形门齿及臼齿釉质延伸说明 ,当时人类已经具有了东亚人群的

典型牙齿形态特征
[32-33]

。

表 1 近 10 年来在中国发现的重要早期现代人化石 *
化石地点 发现的人类化石 年代数据 测年样品与方法

田园洞 34件化石，包括一件较完整的下颌骨（附有6枚牙

齿）、2枚单个牙齿，以及若干肩胛骨、胸骨、脊

椎骨、肢骨、腕骨、指骨、跗骨和跖趾骨。

(25.3±1.5)ka BP
34.4ka~(40.3±0.7)ka BP
(39.5±0.4)ka~(30.5±0.4)ka BP

人化石层鹿牙，铀系法

人股骨直接取样，AMS 14C
动物骨骼，AMS 14C

黄龙洞 7枚牙齿：上颌右侧中门齿(I1
)、上颌左侧侧门

齿(I2
)、上颌左侧犬齿(C’)、上颌左侧第3臼齿

(M3
)、下颌右侧侧门齿(I2)、下颌右侧第2臼齿

(M2)、下颌左侧第3臼齿(M3)

77ka~100ka BP
(95±12)ka BP
(103.7±1.6)ka BP
(44±5)ka BP

人化石层次生碳酸盐岩，铀系法

人化石层犀牛牙齿，铀系法

人化石层石笋，质谱铀系法

人化石层犀牛牙齿，ESR法

智人洞 下颌骨残段一件；1枚附带部分颌骨的下颌臼

齿；1枚单个下颌臼齿

(110.5±10.2)ka~(100.0±10.2)ka 
BP

人化石层之上及同层钙板，质谱

铀系法

      化石测年数据引自文献 [26-27], [30-31], [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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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人洞  2007~2008 年，金昌柱领导的野外队在广西崇左木榄山智人洞发现一件古人

类下颌骨前部残段，二枚牙齿，以及大量共生的哺乳动物化石。经鉴定 , 智人洞与人类

化石共生的动物群为晚更新世早期 ( 或中更新世晚期 )。采用
230Th-234U 不平衡铀系法对

智人洞出土人类化石的地层进行了年代测定。年代测试样品采自在人类化石层之上的钙板

层和与人类化石层大致同一水平高度的钙板层。两个样品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地质与地

球物理系同位素实验室进行了铀钍的化学分离和质谱测定。经计算 , 两个样品的年代分

别为距今 10 万年前和距今 11.3 万年前。因此，根据地层对比、动物群分析以及
230Th-234U 

不平衡铀系法同位素年代测定，智人洞古人类的生存年代在 10~11.3 万年前
[34]
。

对智人洞人类化石的研究
[35]

显示，智人洞人类牙齿尺寸较小。两枚牙齿的齿冠颊舌径、

近中 -远中径以及齿冠面积均位于现代人变异范围之内。牙齿咬合面有 5 个齿尖，无前凹

和中央三角脊结构。齿根分叉位置较高，髓腔偏大的牛型齿 (taurodont) 结构不明显。在

欧亚地区，这些特征表现多见于早期现代人。在智人洞发现的三件人类化石中，以编号为

PA 1520 下颌骨最为重要。这件下颌骨保存有完整的下颌联合部、以及相邻接的两侧部分

下颌体。智人洞人类下颌骨与时代接近的更新世晚期人类相比，显得略小。形态特征呈现

进步与古老并存的镶嵌混合特点。对比研究显示：智人洞人类下颌骨已经出现一系列现代

人类的衍生特征，包括较明显的颏三角、突起的联合结节、中央脊、明显的颏窝、中等发

育的侧突起、近乎垂直的下颌联合部（下颌联合倾角 =91°）、明显的下颌联合断面曲度等。

另一方面，崇左下颌还具有一些相对原始的特征，包括下颌体比较粗壮及较明显的下横圆

枕，使其与古老型人类相似。与迄今发现的早期现代人相比，崇左下颌比较原始，呈现出

原始与进步特征镶嵌特点，在形态上似乎代表一种古老型智人与早期现代人之间的过渡类

型。这些特征说明智人洞人类属于正在形成中的早期现代人，处于古老型智人向现代智人

演化的过渡阶段
[35]
。

田园洞、黄龙洞和智人洞三批化石材料的发现和研究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1) 在这

三处洞穴发现的人类化石层位都非常清楚；2) 根据这些化石的地层和伴生动物群情况，采

用了目前技术水平能够达到的最为合适的年代测定方法，因而获得的化石年代是比较准确

的；3) 对这些化石特征的研究采用了世界范围内的相关材料和数据，一些新的研究手段，

如 CT、激光扫描、几何形态测量都被用于对相关材料的研究。尤其在形态对比研究中明确

引入早期现代人概念，特别注意在化石标本上鉴别呈现的现代人特征和保留的原始特征。

正是由于对人类化石特征和相关的年代测试分析的深入细致工作，尤其是取得的发

现和认识，这三批人类化石的发现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近 10 年来对早期现代人在

中国出现的探索和认识过程。田园洞人类化石发现后，根据动物群组成推测的可能年代，

采用质谱加速器
14C 方法对伴生动物以及在人类化石上提取的样品进行的年代测定获得了

准确的人类化石年代。在此基础上根据对人类化石研究的发现，提出田园洞代表着 4 万年

前出现在东亚地区一类早期现代人。对田园洞人类化石研究获得的另一个重要认识就是推

测在中国可能存在生存年代比田园洞更早的早现代人。此后黄龙洞和智人洞人类化石的发

现和研究证实了这一推测。根据目前的年代测定数据，黄龙洞和智人洞人类化石的年代分

别在 7.7~10 万年前和 10~11.3 万年前。对这两批人类化石形态特征的研究同样发现现代人

特征与古老特征并存的表现特点。由于在这三处地点发现的人类化石地理分布和生存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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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尽一致，因而它们相互之间在形态特征上的差异对于分析早期现代人在中国出现及演化

过程具有重要的价值。田园洞和智人洞分别位于中国的北部和南部，彼此年代相差 6 万多

年，尤其在两处地点都发现有相同解剖部位的人类下颌骨，两者具有很好的可比性。尽管

田园洞和智人洞下颌形态特征都呈现出现代与古老特征并存的共同特点，但两者之间仍具

有明显的差别。与智人洞人类下颌骨相比，一系列现代人标志性特征在田园洞下颌骨的表

现更为明显（图 1）。

出现在下颌联合部的“下巴(chin)”结构实际上包括了隆起的颏三角、联合结节、颏窝、

侧结节、下颌联合弯曲、增大的下颌联合倾角等，这些特征在现代人表现非常显著
[36-37]

。

因此在下颌骨上出现“下巴”被认为是现代人。尽管这些现代人的下颌骨形态特征在田园

洞和智人洞都有出现，但表现程度明显不同。呈现在智人洞下颌骨的现代人特征总体上不

如田园洞明显（图 1），如颏三角、联合结节、侧结节的隆起程度弱，下颌联合部仅略弯曲，

颏窝较浅，下颌联合倾角（91°）小于田园洞（96°）等。另一方面，智人洞下颌较田园洞

下颌具有更多的原始特征，包括粗壮的下颌体等。

考虑到田园洞、黄龙洞及智人洞人类化石的地理分布和年代的差别，它们在形态特

征共同呈现出的现代与古老并存，以及存在的形态特征差别使我们对早期现代人在中国的

出现和演化获得了一些新的认识。

1) 早期现代人在中国的出现时间：田园洞、黄龙洞和智人洞人类化石的发现和研究

图 1 在田园洞和智人洞发现的人类下颌骨
Fig.1  The mandibles found at Tianyuan Cava and Zhiren Cave.

(a. 田园洞下颌骨正面观 /frontal view of the Tianyuan Cave mandible；b. 田园洞下颌骨侧面观 /lateral view of the Tianyuan 

Cave mandible；c. 智人洞下颌骨正面观 /frontal view of the Zhiren Cave mandible；d. 智人洞下颌骨侧面观 /lateral view 

of the Zhiren Cave mand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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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学术界能够以更为准确和翔实的年代和化石形态信息来分析现代中国人起源过程。通

过这些发现和研究获得最为重要的认识就是早期现代人在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出现时间

可以追溯到 10 万年前，比以往的认识至少要提早 6 万年。此外，田园洞与智人洞人之间

在下颌骨形态特征上的差别说明早期现代人在东亚地区的形成过程中经历了一定程度的连

续演化。在这一时间段内，来自其他地区的早期现代人简单替代东亚大陆当地古人类不大

可能。至于在中国是否还存在年代更早的早期现代人，以目前掌握的化石材料和研究积累

还难以给予明确的回答。此外，由于目前掌握的具有比较可靠年代数据的中国早期现代人

化石非常有限，因此对于早期现代人在中国（或整个东亚大陆）的分布与扩散规律还不清楚；

2) 早期现代人的定义：对于如何通过形态特征判定具体的人类化石是否属于早期现

代人，目前在古人类学界还没有统一的标准，有时甚至存在争议
[14,38]

。一般情况下，以在

化石上辨识出一些现代人标志性特征作为判定早期现代人的标准
[27,35]

，如下颌联合部呈现

明显的颏三角、联合结节、联合部弯曲以及增大的联合倾角等
[36-38]

。但在很多情况下，

发现的化石缺乏这样解剖部位，给形态鉴定带来很多困难。对此，一些学者试图建立具

有可操作性的判定早期现代人的形态特征标准。最近，Higham 等
[39]

对发现于英国 Kent’s 
Cavern 地点的一件上颌骨及其附带的牙齿形态特征研究时，在 23 项形态特征中，辨识出

13 项与现代人接近的牙齿特征，3 项与尼安德特人相似的特征，另有 7 项难以判定的特征。

据此，Higham 等判定在这个地点发现的距今 36.4ka~34.7ka 的上颌骨化石已经出现有一组

现代人的特征，是欧洲西北部最古老的早期现代人
[39]
。按照这样的判定标准，在所研究

的化石形态特征中，至少要有一组与现代人接近的特征，方可被判定为早期现代人。如果

仅仅发现 1~2 项与现代人接近的特征，将其判定为早期现代人则需要非常慎重，因为很多

特征在更新世晚期人类与现代人的表现有很大的重叠范围。尽管如此，古人类学界对这个

问题仍缺乏统一的认识。对智人洞人类化石的研究发表后，有学者对智人洞下颌特征及被

确定为早期现代人的分类地位提出不同认识
[40-41]

。他们认为确定智人洞人类化石为早期现

代人的主要证据来自对下颌骨形态特征的分析，但除在周口店发现直立人下颌骨外，在东

亚地区缺乏中更新世后期的人类下颌骨化石。这一化石记录的缺失使得古人类学界无法获

得 300ka~150ka 时间段这一地区古人类下颌骨形态特征的纤细化过程的信息。因此呈现在

智人洞下颌骨上古老与现代特征混合的表现特点使其分类地位难以确定，有可能是残余的

古老型智人
[40-41]

。

3) 更新世晚期人类演化变异与阶段性：作为现代中国人起源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近 10 年来对中国更新世晚期人类化石形态变异进行了系列研究，发现了更新世晚期

人类化石在形态上的复杂变异。如对柳江和山顶洞人头骨特征，以及柳江人骨盆、身体大

小与形状、脑形态的研究发现柳江人各项体质特征总体上与现代人更为接近，而山顶洞人

则保留有较多的原始特征
[42-45]

。最近，吉学平等与澳大利亚学者合作对发现于广西隆林和

云南蒙自马鹿洞距今大约 14.3ka~11.5ka 的人类头骨、下颌骨及牙齿形态进行了研究，发

现这些化石除呈现有原始与现代镶嵌的形态表现外，还具有一些不同于更新世晚期人类及

近代人类的特征。对此，他们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解释：他们可能代表着一种残留存活下来

的古老人群，或者非洲的早期现代人在扩散到欧亚之前就经历了内部的人群分化，然后在

更新世时期多次迁徙，而隆林和马鹿洞人类化石表现出的形态特征可能反映了来自非洲的



人  类  学  学  报•240• 32 卷

现代人群迁入之前次级人群的原始状态 (Longlin-Maludongmorphologypossiblyreflecting
deep population substructure in Africa prior to modern humans dispersing into Eurasia)[41]

。尽管

上述研究揭示的中国更新世晚期人类形态变异以及相关的解释还有待未来更多化石发现和

研究的证实，但目前至少可以认为这些变异既表现在时代方面，也与地理分布有关，其详

细机制目前还不清楚。但将距今 10 万年以来整个更新世晚期人类简单归类为晚期智人似

乎不能准确反映更新世晚期人类演化与变异的细节过程，尤其与中更新世晚期人类的演化

联系，以及在现代人群形成上的作用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近年对田园

洞、黄龙洞、智人洞人类化石的研究明确使用了早期现代人的概念，注意这一时期人类演

化变化的阶段性。从目前掌握的研究证据看，被认为是早期现代人的化石形态与晚更新世

晚期人类差别非常大，后者似乎难以与全新世人类区别。

3 中国的中更新世晚期人类与早期现代人

在中国发现的古人类化石中包括一些 30~10 万年前的化石材料，如大荔、金牛山、

许家窑、丁村、马坝、桐梓、长阳、巢县、盘县大洞等。这一时间段的古人类化石大多被

归入早期智人或古老型智人
[15,25]

。由于以往研究没有专门涉及到早期现代人在中国的出现

与演化，因此对生活在中更新世晚期的中国古人类与早期现代人的关系并不清楚。如前述，

近 10 年来古人类学界对现代人起源研究进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早期现代人出现时间的

提前。Herto 和 Omo 的化石发现和相关研究使得古人类学界普遍认为在 19~16 万年前的

中更新世晚期早期现代人在非洲就已经出现。最近对在以色列 Qesem 洞穴地点中更新世

晚期人类牙齿化石的研究发现这些牙齿已具有一些现代人特征，其研究者提出了这些人类

可能代表着古老型智人向早期现代人转化类型的可能性
[22]
。

这些研究进展使得我们意识到有必要重新审视中国的古老型智人，尤其是中更新世

晚期的人类化石特征、变异，以及与早期现代人的关系，因为通过对这一时期人类化石的

细致研究有可能发现古老型智人向早期现代人演化过渡的证据。最近，笔者等通过对贵州

盘县大洞中更新世晚期人类牙齿化石的研究对这一问题做了一些尝试性的探索并获得了一

些新的发现和认识
[45]
。1992~2005 年在贵州省盘县大洞发现了 4 枚人类牙齿化石 (I1, C1, 

P3 和 P3
) 以及其他古人类生存活动证据。动物群对比，以及采用 ESR 和 U 系法确定化石

堆积的年代范围在 13~30 万年前
[47-48]

。对盘县大洞人类牙齿的研究
[46]
 发现盘县大洞人类

牙齿具有古老和衍生或现代特征并存的表现特点，与同时期亚洲和非洲人类相比，盘县大

洞牙齿呈现出更多的衍生特征。研究发现，在 4 枚盘县大洞人类牙齿中，上颌中门齿呈现

出更多的原始特征。盘县大洞 I1
外观粗壮，具有显著的底结节、指状突和边缘脊，尺寸

与古老型智人及尼人接近。这些特征表现与欧亚古老型智人相似，呈现较多的原始性。其

余 3 枚牙齿 (C1, P3 和 P3
) 则呈现出原始与现代特征混合的表现特点，相对原始的特征包

括齿冠轻微不对称，个别尺寸偏大等。但总体上看这些原始特征表现程度很弱，另外一些

特征与早期现代人及近代人类相似，如齿冠轮廓形状、对称性、牙齿尺寸和粗壮度等。对

牙齿尺寸的对比分析显示，盘县大洞 I1
和 P3 尺寸相对偏大，位于更新世中期人类变异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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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但盘县大洞 C1 和 P3
尺寸较小，与欧亚地区中更新世晚期及早期现代人接近。此外，

这 4 枚牙齿没有发现任何典型的尼安德特人特征。总体上看，盘县大洞人类牙齿具有古老

和衍生特征并存的表现特点。与同时期亚洲和非洲人类相比，盘县大洞牙齿呈现出更多的

衍生或进步特征。尽管在盘县大洞仅发现 4 枚人类牙齿，承载的形态信息还不足以对这一

时期中国古人类演化分类提供明确的答案，但在这些牙齿上辨识出的衍生特征使我们意识

到中更新世晚期人类可能已经出现向早期现代人演化过渡的趋势，有必要对这一时期人类

在早期现代人出现上的作用进行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此外，对中国的中更新世晚期人类化

石特征的细致研究，尤其分析这一时期人类在多大程度上已经出现现代人的特征将有助于

论证大约 20~10 万年前的时间段内东亚大陆古人类连续进化以及与其他地区古人类可能的

基因交流情况。从目前掌握的有限证据看，中国的古老型智人向早期现代人演化过渡的时

间和细节过程仍不清楚。

关于中国古人类演化过程与周边地区古人类发生的融合或基因交流，有学者通过在

化石上辨识出的一些可能来自其他地区古人类影响的形态特征予以支持。这些基因交流的

证据涉及到一些中国中更新世晚期和晚更新世人类化石
[3,5-6]

。如有研究发现大荔、马坝、

柳江、丽江头面部呈现出一些欧洲古人类的特征
[3-6,21]

。也有学者对其中的一些形态特征

是否真正是基因交流的证据持不同意见
[49-52]

。造成这种争论的主要原因是对化石形态特征

的定义和人群属性有不同的理解。对此，近年古人类学界对某些长期以来被认为具有人群

属性的形态特征的定义和人群分布进行了更加细致的研究，尤其是对一些尼安德特人特

征
[53-54]

。最近，吴秀杰等
[54]

采用 CT 和激光扫描对比分析了东亚更新世中、晚期人类鼻

腔基底断面形态，发现阶梯状 (双水平 )鼻腔基底断面在早期现代人和中更新世晚期人类

居多数，否认了这一特征为尼安德特人标志性特征的观点。这些研究无疑将进一步提高判

断更新世时期人群交流化石形态证据的准确性。

4 健康与生存适应活动的化石证据

作为古人类骨骼和牙齿形态与结构信息的承载体，古人类化石除保存了骨骼和牙齿

外表及内部形态或结构信息外，很多情况下还能够保留当时人类健康状况、疾病、生存适

应活动在骨骼或牙齿上留下的各种痕迹。通过对这些痕迹的研究，可以从另外的侧面揭示

古人类健康、环境、食物、生存活动等方面的信息。以往对中国古人类化石的研究也曾注

意到病理或其他异常现象，如山顶洞人和资阳人牙齿疾病、蓝田人头骨表面异常痕迹和下

颌骨呈现得牙周病等
[55-58]

。但开展的相关研究零散，大多作为化石形态描述的补充，缺乏

对这些异常现象的专门研究。近 10 年来，中国古人类学界对古人类化石上保留的反映古

人类演化过程中健康与生存适应活动的各种证据予以了日益增多的关注，并开展了一些相

关研究，其中许多研究与早期现代人在中国的出现与演化密切相关。

4.1 病理现象
如前述，田园洞、黄龙洞和智人洞是近 10 年来在中国发现的最为重要的早期现代人

化石。对这些化石的研究除揭示早期现代人出现与演化的形态信息外，还发现了一些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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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人类健康状况的病理现象。在上述三个地点发现的人类化石中，在田园洞和智人洞人

类化石都发现有多种病理现象。

对田园洞人类化石的研究发现该个体生前患有颈椎炎和指关节炎、肌腱和韧带骨化、

牙齿生前缺失 ( 右侧下颌中门齿 - 左侧第三前臼齿 )、牙齿釉质发育不全、齿槽变化与牙

骨质增生病变等
[27-28]

。

对智人洞人类化石病理现象的研究
[59-60]

显示智人洞三件人类化石上都呈现有明显的

病变。附带有部分齿槽的下颌第三臼齿齿槽骨明显萎缩，生前患有牙周炎；单个的下颌第

二（或第三）臼齿呈现非常明显的龋齿病灶和次生的牙骨质增生；而智人洞下颌骨双侧前

臼齿位置呈现对称性根尖周炎。智人洞发现的人类龋齿是目前我国乃至东亚地区报道的最

早的龋病病例。

4.2 创伤与暴力行为
最近，采用 CT 扫描手段对马坝人和许家窑人头骨表面痕迹及骨壁结构的分析发现呈

现在马坝人和许家窑人头骨表面的痕迹都是生前受到外力造成创伤愈合后形成的
[61-62]

。

发现于广东 1958 年发现的马坝人头骨化石是华南地区最完整的中更新世晚期人类化

石，年代测定大约 13 万年前。自发现以来，马坝人化石在东亚地区古人类演化研究中一

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马坝人头骨所呈现的一些特征，如鼻骨和眼眶形状曾被认为是继承

了东亚更新世中期人类的特点，但同时也具有反映与欧洲尼安德特人基因交流的证据
[3,5-6]

。

马坝化石发现后，曾经有学者注意到其右侧额骨表面有一个凹陷的痕迹，没有进行过深入

的研究。形态观测、CT 扫描和病理分析发现马坝人右侧额骨的痕迹表面粗糙，呈现波纹

状隆起的细脊。痕迹对应的颅骨内面呈凸出状。在痕迹周边可见有明显的伤后愈合迹象。

CT 扫描显示痕迹及其附近呈现明显的愈合证据，包括颅骨外板和板障区域明显增厚等。

与相关标本和数据的对比，马坝人头骨的痕迹符合局部受到钝性物体打击的表现，可能是

受到局部钝性力量冲击造成的外伤愈合后所致。根据外伤痕迹的形态和部位，这种痕迹很

可能是当时人类之间暴力行为的结果。同时，马坝人头骨外伤痕迹的愈合显示了当时人类

在受到严重暴力伤害后的长时间生存能力 [61]
。此后，对许家窑三件头骨化石化石表面痕

迹的分析证实这些痕迹同样是生前受到外力打击所致
[62]
。

4.3 牙齿使用痕迹
除承担咀嚼功能在牙齿表面造成磨耗痕迹外，人类牙齿有时还被用于其他用途，在

牙齿表面造成使用痕迹，如啃咬、叼衔、剔牙、牙齿修饰等。对黄龙洞人类牙齿的研究发

现其前部牙齿切缘局部有粗糙面，在齿冠咬合面及附近呈现出许多釉质表面破损、崩裂
[63]
。

进一步分析发现黄龙洞人类前部牙齿表面具有釉质破损与崩裂、齿冠唇面破损、齿间邻接

面沟三种类型的使用痕迹。根据这些牙齿使用痕迹的分布和表现特点，推测生活在黄龙洞

的更新世晚期人类经常使用前部牙齿从事啃咬、叼衔、或剥离坚韧的食物或非食物物品等

活动，并可能将前部牙齿作为工具使用；齿间邻接面沟提示当时人类经常从事剔牙活动。

结合已经在黄龙洞发现的其他人类活动证据，认为当时人类可能从事狩猎活动，食物构成

中包含有较多的肉类及粗纤维植物 [33,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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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生长发育异常及先天畸形
最近，吴秀杰等发现距今大约 11 万年的许家窑人具有罕见的先天发育异常：巨顶孔。

许家窑 11 号化石为一成年个体双侧顶骨中后部残片，其后方有一个直径 2cm 左右的异常

穿孔，穿孔边缘处外板光滑转向内板，无受伤愈合迹象，穿孔后方的矢状缝斜行偏向右侧

顶骨，颅内面加宽的上矢窦静脉压迹延伸到巨顶孔后缘。研究显示，穿孔为先天形成的穿

过矢状缝的单巨顶孔，个体血管系统可能异常，此缺陷虽然没有导致个体死亡，但是有可

能导致次生的神经系统异常。巨顶孔在现代人群的出现率仅为 1/25000，孔直径 10mm左右。

许家窑 11 号标本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更新世古人类唯一例巨顶孔病例
[65]
。

近年，更新世晚期古人类化石相继被发现一系列生长发育异常导致的病例，如骨膜炎、

牙釉质发育不全、弥漫性头面部损伤、人字缝先天闭合、斜颈、耳迷路骨化伴随顶骨增大、

腰椎脊柱后凸畸形、脊椎滑脱、唇样骨赘增生综合征、成年个体前囟区不愈合、不规则椎

骨软组织愈合、先天股骨畸形、脆骨症、腭裂、侏儒症、关节松弛症、软骨症、巨颅症、

骶和骨盆不对称、齿槽肉芽肿、肢骨不规则弯曲等等。这些异常有些对人体危害较轻，还

有一些对人体健康有严重影响。这些异常虽然在现代人群中出现，但通常出现率非常低，

有些甚至极其罕见，如果综合这些异常的出现率，那么在更新世稀少的古人类化石中发现

这些病例的概率应该低到几乎不可能。但目前的研究证据显示各种先天发育异常导致的疾

病在更新世中、晚期人类的出现率似乎很高。造成各种先天发育异常和疾病的原因可能与

更新世人群内部遗传密切，人口不稳定有关。小群体、高密度近亲交配的结果是人口出现

高比例的先天异常或疾病。各种先天缺陷和疾病即便不致命，也会造成人群健康水平、生

存竞争能力、平均寿命的降低，最终导致人群灭绝消失或被外来群体替代。马坝人、许家

窑 5 号、8 号、12 号头骨及世界其他地区古人类头骨表面的创伤痕迹表明，更新世中、晚

期人与人之间曾经发生过激烈的面对面的争斗现象，不排除这些创伤痕迹是当地居民与入

侵者发生冲突而导致的结果。根据现有的资料可以推测，生活在东亚大陆更新世晚期的某

些人群由于近亲繁殖或激烈的生存竞争最终灭绝消失了。

从近年开展的相关研究看，对病理、创伤、各种生存活动，以及生长发育异常等现

象在古人类化石上保留的痕迹研究已经成为近年早期现代人在中国出现与演化研究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这方面的研究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古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领域。尽

管对这些研究发现在理解早期现代人出现与演化上的确切价值还有待进一步理解与认识，

但已经开展的研究在揭示中国中更新世晚期到更新世晚期人类的健康状况、某些生存适应

活动方面已经发挥了独特的作用。现有的研究证据显示早期现代人在中国形成与演化的过

程似乎经历复杂的生存适应活动，面临很大的生存压力。

5 初步认识

进入新世纪以来，现代人起源仍然占据中国古人类学研究的重要位置。在这一领域

的研究中，关注早期现代人的出现与演化成为一个新的趋势。围绕这个主题，中国古人类

学界开展了相关研究，并取得了一些进展，对早期现代人在中国的出现和演化有了一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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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识。

早期现代人至少 10 万年前在中国或东亚大陆局部地区就已经出现。一些研究迹象或

发现提示这个时间有可能还要早，因此寻找更古老的早期现代人化石将是未来工作的重点。

只有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进一步研究早期现代人在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大陆的

分布与扩散规律。

近年对田园洞、黄龙洞、智人洞早期现代人，以及其他人类化石特征的研究显示至

少在一定时间段内存在区域性连续进化，来自其他地区的早期现代人的简单替代不大可能。

目前早期现代人在东亚大陆的分布和扩散过程还不清楚。对于这一过程中可能存在

的东西方基因交流的在化石上的证据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论证。

提高对古人类化石年代测定的准确性，建立可靠的年代框架将是研究阐明现代人在

中国出现与演化过程的关键。

对古人类化石上保留的各种病理、创伤、生长发育异常，以及一些生存适应活动的

证据对于包括现代人起源在内的人类演化研究是一个重要的信息补充，将在未来早期现代

人在中国出现与演化研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近 10 年来在早期现代人在中国出现与演化研究过程中，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包括

高清晰度传统 CT、三维激光扫描、几何形态测量、数字图像分析等）在发掘化石中蕴藏

的各种信息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致谢：本文写作过程中，与吴新智院士和吴秀杰博士就文中涉及的问题进行过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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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rgency and Evolution of Early Modern Humans in China:                                     
Some Thoughts Derived from Recent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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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arch and debates on modern human origins have exhibited some new trends in the 
past ten years with more attention paid to the detailed course of modern human origins. These 
new trends involve three aspects: 1) the emergency and dispersal of early modern humans; 2) the 
morphological pattern and evolution of the late Middle to early Late Pleistocene hominins; and 
3) health conditions and living adaptations during this emergence and evolution. In this paper, the 
pasttenyears’researchinthefieldoftheemergenceandevolutionofmodernhumanoriginsin
China are reviewed and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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